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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也许有另一个你
人像摄影家布兰莱，一天

偶然发现他拍的许多照片中，
有两个完全无关的没有血缘
关 系 的 人 竟 然 长 得 极 其 相
同。这不会是唯一的吧？他
大感兴趣，突发奇思，于是决
定要拍一些世界上极度相像
的人，此计划取名“我和另一
个我”。

他在网络上征集并筛选
志愿者的照片，然后把一对对
最相像的人请到家中拍下照
片。花了 12 年，拍下了 100 多
对这样的照片，就举办了一个
轰动世界的展览。

天呐，太不可思议了！
这些人不同国籍，不同种

族，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性别，
却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彼此完全不相识，
相似的五官，相同的妆容，一
样的神情，连嘴巴翘的角度
都一样。

来自美国与瑞士的两个
中年男人，就像双胞胎兄弟。

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女
人，一度认为是失散的姐妹。

一个女人见到另一个少
了17岁的女人，如同找到了年
轻时的自己。

德国与美国的两个女人，
像得连自己的丈夫都会认错。

英国与加拿大的两个女
士，面对面就像在照镜子。

来自印度与加拿大的两
个男人，人种、环境与基因都
不一样，竟然相似得令彼此震
撼。

世界的神奇，生命的神
秘，到底会发生多少奇迹！

没有人知道，完全没有交
集的两个陌生人，为什么会如
此相像？难道世界上真的有
与自己相同的一个人吗？

我经常被不认识的人错
认，说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
方见过，一起吃过饭或拍过
照片。现在想起来，难道他
们见过的，是在世界上的另

一个我吗？
地球上或许真的有另一

个我。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呢？

有趣的招牌
在大街上走着，不时会遇

到一些新鲜有趣的店名招牌，
在一大片平淡无奇的招牌中
跳了出来，立马抓住你的眼
球，不得不停下脚步。看一
下，品一下，想想还挺有意思。

有时我会拿出手机把它
拍下来，顺手发到微信群里。
不料微友中却产生了反响，你
也贴一张，他也贴一张，于是
微信群便多了许多乐趣。

一间卖小笼包的小店，店
名就叫“八面玲笼”。明知它
是故意写错，但毕竟它巧借了
谐音，何况它卖的又的确是小
笼包。这样不但能抓住眼球，
说不定还能勾起食欲，招牌的
效果就这样出来了。

同样是卖包子的，取名
“包小二”。包自然是指产品
了，“小二”则是谦称，不管自
认是“服务员”，还是说本店不
争第一，都把姿态摆得较低，
容易给人好感。

卖蛋糕的，按个店名“江
南糕手”。既点出产品，又自
认“高手”。这一招确实为高。

糟粕醋是海南一种特色
饮品，类似于甜酒釀。一家糟
粕醋火锅店，号称“醋醋有
鲜”，这里也是用谐音，“醋醋”
即“处处”。不懂的人会莫名
其妙，懂的人就会津津有味
了。

与许多“谐音法”不同，有
一家“三不炒”的餐馆，用的是

“悬念法”。为什么“三不炒”，
到底有什么不炒？让人不禁要
探个谜底。好在店名招牌下挂
出一条横幅：“预制菜品不炒，
食材不新鲜不炒，老板不开心
不炒。”能做到前两条不容易，
谁不喜欢一个“鲜”字？后一条
拿老板打趣，气氛当即轻松愉

快了。好吃又好玩，不妨进来
体验或说检验一下？

真的，这是真的
“ 花 生 亩 产 突 破 600 公

斤。”
广西农业农村厅发布的

一条新闻，在网上炸了锅！
“这是真的吗？”“包不包

花生杆呀？”“是连泥土一起称
的吗？”……

说起来，广西花生平均单
产长期在 200 公斤左右徘徊，
即使世界先进水平也只是 400
公斤而已。

不过，这是真的。
这是在广西—东盟经济

技术开发区现代农业试验站，
由广西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
进行现场测试的结果。

为了回应网上的关注与
质疑，记者再次专访了这项

“高产示范革命”的发起者与
主导者。

这位从事花生育种近 40
年的专家，躬身花生高产栽培
技术与理论创新也已18年了。

18年的汗水与心血，浸透
了无数本表格与簿册，终于破
解了高产的密码。翻开十多
年的成绩年报，可看到一步一
个艰辛的脚印，如同一个个音
符汇成的一首乐曲，奏响了

“步步高”。
这十多年的翻倍飞跃，绝

非偶然，而是科学创新系统性
发力的结果呀。

这一数据，是严格按照国
家测产验收办法得出的。仅
统计纯净饱满荚果干重，当然
不含秸秆和泥土。

记者的后续报道出来后，
一些喧嚷仍然存在。

有什么办法呢？
多年来，假的东西多了，

有了真的东西时，许多人却不
敢相信。

他们无法辨别，不想辨
别，也没有了辨别的能力。

世事偶拾（三 题）

□ 蔡 旭

晚霞铺在幽碧的绸缎
钓竿垂落，钓起一江沉寂
竹筏轻轻划过水痕
留下黄昏未写完的句点

当晚风拂去单车的轨迹
粼粼波光渐渐透明
万物在远处沸腾
唯有此刻的袂花江
静静书写晚空的辉煌

奇妙的是
这缓缓铺展的画卷
却仅仅是流过心湖的虚幻
惊不起一丝丝的波澜
当晚霞收拢羽翼
夏日黄昏停泊成一片
没有年轮的
琥珀

荔枝红云

六月的甜香漫过山峦
妃子笑挂满枝头
果农的笑意荡漾
这千颗万颗
都是被霞光吻过的玛瑙

清晨的薄雾还亲吻着大地
枝头甜意已延展成航线
果肉将丰饶的秘语
传递至远方

啊，这漫山遍野的红绿相映
美了这山这水
甜蜜正轻轻将山坳的岁月
酿成蜜饯

袂花江的黄昏（外一首）

□ 叶 泽

双休日，相约侄子回家一趟。临
近门前，只见野草在墙根、屋角密密匝
匝地疯长，草丛间还拱起一堆堆颗粒
状的沙土。随行的小侄孙刚走进天
井，便找来塑料铲，要急着挖“土狗”。
自小城里生城里长的小侄孙，一回到
村，就仿佛走进一个天然的娱乐场。
那些小猫、小狗，小鱼、小虾，小蜂、小
蝶，无不是他的玩伴。

也许是生怕损伤儿子手脚吧，侄
子先前买回的是一把塑料铲。可是，
那软绵绵的塑料，加上力气小的侄孙，
又怎奈何得了沙土、草皮板结的“土
狗”窝。再说，有些“土狗”也挺狡猾
的，它的洞穴还会转弯抹角呢。所谓

“狡兔三窟”，“土狗”则有过之而无不
及。小侄孙先是抹平堆起的沙粒，用
力往下挖，出了满身大汗，还是拿“土
狗”窝没办法。

见侄孙一脸的无奈，我便拿来一
把锈蚀的铁锄替他挖，先是左刨刨右
刮刮，然后用力一掘，不出所料，一只
尾指般大的“土狗”便跳出来了。小侄
孙不禁欢蹦乱跳地说：“哟，‘土狗’逃
跑啦。”他一边说一边猫着腰擒拿“土
狗“。他把“土狗”捏在手上，又左瞧瞧
右看看，才小心装到玻璃瓶子里。

“土狗”，学名蟋蟀。又叫蛐蛐、促
织、夜鸣虫、秋虫、将军虫、斗鸡、地喇

叭 、孙 旺 、土 蜇 ，未 长 翅 时 称“ 和
尚”……本地方言“土狗”。其头部闪
着两个亮晶晶的小眼睛，顶部伸出两
条长须，中部撑起四条爬行的小足，后
面弯曲着两条稍粗点儿锯齿形的大
腿，屁股则翘起两条八字形的尾巴。
常为争夺地盘和占有异性而争强好
斗。无聊时由翅脉摩擦而发出声来，
音调多为“唧唧吱”。因爱食毒性蚜
虫，被称为益虫。而更多的是，咬断植
物根茎 ，给农作物造成一定灾害。

但小侄孙却如获至宝，偷偷地把
它带到城里。

不久，“五一”放假，侄孙又闹着要
回乡下玩，爸爸躲不开儿子软磨硬缠，
也就让他跟着回来了。他一到家，就
学着大人用锄头挖“土狗”，可他还没
锄头重，哪能扛得起锄头。作为长辈
叔公，我只好指点他说：“从前，春、夏、
秋季有青蜂，我小时候就爱捉青蜂，并
在青蜂腰间系上一根线，然后让青蜂
钻进‘土狗’洞里，经一番搏斗，‘土狗’
就乖乖的投降，被捉出来了。可惜，至
今多年没见过青蜂。”侄孙听完，张大
两只好奇的眼睛：“青蜂也会捉土狗？”
我说，不但会捉，而且捉一个一个准。
听着，他挠挠头：“我也会捉”，他边说
边装来一瓶矿泉水，然后将水慢慢灌
进土狗洞里，过一会，“土狗”就像一只

落汤鸡般爬出来。
“吁，你还会来这一招，是谁教你

的？”我问。小侄孙低头不语，老半天
才说：“去年下大雨，我看见番薯地里
的蚯蚓爬出来，是怕水浸呗，说不定土
狗也怕水浸，就试试看。”他滑动两个
圆溜溜的眼睛。我摸摸小侄孙的头：
你这小家伙，鬼点子还不少！

回到城里，我和朋友说起侄孙如
何捉“土狗”的趣事，朋友说：“你侄孙
小小年纪，头脑不笨。‘土狗’这种小动
物，你认为是益虫还是害虫呢？在家
种田你就清楚，每当农作物冒头时，它
就将一些花生、豆角根茎拦腰咬断，让
你多次补种才挽回损失。”

我低声应着：“是的。”后来，我想
了想，说：“不过，每种动物都有他的两
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当
夜阑人静的时候，它就会弹起小调子，
让你在动听的音乐声中慢慢入眠。它
还会捕食蚜虫，蚜虫是一种咬人可致
命的毒虫。它把蚜虫吃了，可给人们
减少意外的隐患。”

小侄孙挖“土狗”到灌“土狗”方式
的改变，使我从中悟出一点儿道理：做
任何事，都要根据事物所处的特殊环
境，不断调整思路，精心设计，并不断
探索更好、更适时省力的方法，才能达
到最佳的谋事效果。

捉“土狗” □ 郑亚演

在斑驳的树影里
你把小小的手
向熟透的红举起
像要抓住整个夏天的甜

我托着你
托着摇摇晃晃的欢喜
看荔枝垂挂成星
落在你眼眸里
是童年最初的谜语

风穿过枝桠
把果香揉进呼吸
你笑出的声响
惊落几颗荔枝
砸在地上
碎成时光的蜜

这一季的红
是土地写给天空的信
而你伸手的模样
是我生命里
摇晃着、永不坠落的诗

荔枝树下
□ 余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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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在大学时就被国安部门秘密招
募，接受过严格特训。市公安局派小海等
两名刑警跟踪她，当天就被她察觉了。刘
方第一时间想到要向组织汇报，于是通过
约定方式请求与上级接头。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自行车是上班族的
主要交通工具。树脂总厂 3800 多名员工
中，约三分之二上大白班。每逢周一至周
六（那时还是单休制）下午五点半，厂前东
路上就会涌现潮水般的自行车流。刘方和
秘书小薛并排骑行交谈，她故意忽快忽慢，
时而转头与小薛说话，实则通过余光确认
了跟踪者的存在。

进入市区后，刘方与小薛分开，独自骑
往江南市百货大楼。停好自行车，她径直
走上三楼的女士儿童服装专区。尾随而至
的小海只见刘方拐进公共洗手间，却不知
她迅速从挂包里取出老年妇女的假发和外
套，麻利地变装后从容走出，成功摆脱监
视。刘方从员工通道上到五楼经理室，反
手锁门后，与等候多时的联系人紧紧握手。

刘方向联系人详细汇报了档案室窃密
事件的经过，深刻检讨了自己打盹失职的
错误，同时反映了厂里对她的怀疑和警方
的跟踪情况。

这位面容憨厚的老同志听完汇报，非但
没有责备，反而充分肯定了她的机智勇敢。
他严肃地告知刘方：“据可靠情报，美国中情
局已派遣至少两名高级特工潜入江南市活
动。小刘啊，你的任务不仅是保护树脂总厂

的先进生产技术，更要揪出这些美国特务。”
刘方应声立正敬礼：“保证完成任务！”

“还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吗？”联
系人关切地问。刘方略作思索：“首长，能
否请国安部向省市国安部门说明情况，消
除他们对我的怀疑？这样我才能集中精力
对付外敌。”联系人摇头道：“部里研究过这
个问题。我们发现江南省市国安系统可能
已被中情局渗透。如果通报你的身份，不
仅不利于破案，更会危及你的安全。”

“明白了。”刘方点头，随即提出第二个
请求：“现在敌特已经开始行动，能否给我
配个助手？关键时刻也好有个照应。”联系
人沉思片刻：“可以。很快会有人给你送来
一支青年牌钢笔，那位就是你的搭档。”

看了看手表，联系人提醒道：“时间差不
多了，你抓紧恢复原貌重新进入他们的视
线。”专业素养过硬的刘方很快变回原样，泰
然自若地走下三楼。正在焦急寻找她的小
海，看到从楼上走下来的刘方，整个人都懵了。

刘方在三楼买了套睡衣，到一楼餐馆吃
了碗猪杂粉，接着在旁边的“芳芳美发店”洗
了个头，这才骑着她那辆凤凰牌女式自行车
回到单身宿舍楼408室。刚放下挂包和新买
的睡衣，门外就响起敲门声和黄丽丽的询问：

“刘主任，在吗？”刘方把黄丽丽迎了进来。
向来沉稳的刘方也不免觉得有些唐

突。她心念电转：黄书记夜晚造访，必有缘
由。手上却利落地搬过折椅请黄丽丽落
座，转身倒水时热情道：“黄书记大驾光临，

真是蓬荜生辉！”
黄丽丽对这栋单身宿舍楼再熟悉不过

了。南面的公园里，不知留下过她多少为
501 房那个心上人魂牵梦萦的身影。她环
顾四周，十八平米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
东墙摆着铺粉色床单的木床，叠得方正的
丝棉被上搁着花色枕头；西墙立着书柜和
衣柜；南窗下是书桌和折椅。门边右面墙
上钉着一排衣挂，衣挂下方贴有两平方米
宽的旧报纸，墙角的多层塑料架整齐摆放
着洗漱用具。

黄丽丽没有就座，而是走向南窗书桌。
桌上摊着两本书，她拿起来一看，分别是《恋
爱婚姻家庭》和《福尔摩斯探案》。窗外，温
婉的皓月下，南公园的灯光点缀着墨绿的树
影。一阵清风拂面，带来舒爽的惬意。

“刘主任，你看窗外多好的风景啊！住
在这里，蛮有生活情调的吧？”黄丽丽由衷
赞叹。刘方接话：“确实这样。黄书记刚来
不久，以后您就会知道，咱们厂大多数职工
都过得很幸福。”黄丽丽点点头，转身端起
水杯后才坐下来，语气平和地说明来意：

“我调来后，还一直住在市电视台宿舍。今
天龙厂长让我抓紧搬来单身宿舍楼，所以
我过来看看。”

刘方不疑有他：“那太好了！对了，我
隔壁财务科的小芬上个月结婚搬去了家属
楼，房间还空着。黄书记要是搬来，咱们就
是邻居了。”

其实黄丽丽今晚此行是受龙涛明之托

来了解刘方的情况。她半开玩笑道：“听说
你和刘宏宏快办喜事了？我刚来你就要搬
走，多可惜。”

刘方添着热水，诚恳地说：“感谢黄书
记关心。厂里家属楼套房紧张，我和宏宏
商量好了，有房先让给别人，结婚后还住这
儿，继续和您做邻居。”黄丽丽心里暗暗感
动，接着问：“婚期定了吗？”刘方脸上闪过
一丝羞涩：“本来想新事新办，发个喜糖就
行。但宏宏父母不同意……最后定在了本
月 28 日。”她顿了顿，“黄书记，您曾是电视
台名嘴，口才好，想请您当主婚人，行吗？”
黄丽丽连忙摆手：“我可没经验。不过可以
帮你请台里的当家花旦梁丹丹。”

闻言，刘方心头一喜。前日与刘宏宏商
议婚事时，他提到要请亲戚罗为民来做证婚
人，而主婚人则最好是能请到电视台当红花
旦梁丹丹，只是苦于无人引荐。没想到黄书
记主动提出帮忙，真是意外之喜。她脸上绽
放出灿烂的笑容：“黄书记，真是太感谢您
了！明天我就把请柬送到您办公室。”黄丽
丽含笑点头：“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说话间，黄丽丽的目光落在书桌台历
上，关切地问道：“刘主任，你和刘科长都是
晚婚，婚假准备怎么安排？”

提及“婚假”，刘方马上想起肩负的重
任，顿时收敛了笑意。她语气平静却坚
定：“向黄书记汇报，我现在正负责全厂
1800 多个岗位的责任制考核修订工作，必
须在上半年完成。任务很重，最近都是住
在办公室加班，待会儿还要赶回厂里。所
以婚假……我就不休了。”

“刘主任真是我们厂的模范青年！既
然你还要加班，我就不多打扰了。”黄丽丽
心领神会，说罢便起身告辞。

刚送走黄丽丽一会儿，刘方又迎来了刘
宏宏，“你看到黄书记了吗？”她笑盈盈地问。

刘宏宏摇摇头：“我到楼下时看见一辆小
车刚开走，可能是她吧。怎么，她来过了？”说
着注意到书桌上多出的茶杯。刘方“嗯”了一
声，脸上掩不住喜悦：“宏宏，你不是想请梁丹
丹做主婚人吗？黄书记说她可以帮忙请。”

本就想找个由头亲近刘方的刘宏宏，闻
言快步上前紧紧抱住温情的未婚妻，在她脸
上亲个不停。刘方扭头发现宿舍门还敞着，
连忙挣脱刘宏宏的怀抱，走去把门关好。

刘宏宏趁隙给自己倒了杯水，“咕咚咕
咚”一饮而尽后笑着说：“我也告诉你个好
消息，通过罗为民的关系，我们请到了梁启
春市长参加婚宴！”刘方无声地笑笑，挪前
两步从挂包里取出几页纸铺在书桌上：“按
咱们上次商量的，我列了宾客名单，你看看
有没有遗漏。”刘宏宏仔细看了一遍，提笔
添上“梁启春”的名字。

思维缜密的刘方，猛地想起凌晨的窃
密案，微扬脸庞看向刘宏宏：“你今天去医
院复查没上班，知道厂里出案子了吗？”刘
宏宏不以为意：“厂派出所同事中午告诉我
了，听说这案子由市局直接负责。”

收回目光，刘方沉默片刻后朝窗外望
去，缓缓说道：“昨晚我在厂里加班，听到警
报赶到现场时，窃密者已经逃走了。上午
办案人员追问我为什么在现场，我说是替
你巡查厂内治安。如果他们找你核实，记
得帮我圆一下。”刘宏宏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还是下意识应道：“哦……好。”

刘方看了看手表，想起国安领导的嘱
托，一股使命感油然而生。她顺手关上窗
户，背起挂包对刘宏宏说：“走吧，我得回厂
加班了。”

野花也烂漫野花也烂漫
黄诒高黄诒高 摄摄

母亲来电时我没接上，回拨后，是
父亲接的，他说家里的龙眼熟了，喊我
回去吃。次日早上和傍晚，大哥与三
哥又相继来电，话题一样。他们晓我
喜爱龙眼，都紧着我。

我打小对龙眼情有独钟。那时龙
眼树不多，唯有河边，村头路尾零落几
棵不知年份的老树。有些大得我双手
合不过来，但果实着实小，大的如大拇
指般大，称大眼，小的只及小指模样，
称鸡眼。除掉大核，所剩的肉无多，鸡
眼更甚，徒留吮吸味道的作用罢了。
但即便如此，亦是我够不着的存在，故
捡龙眼成了童年的一部分。

龙眼核自白转黑后，虽未有成熟
的清甜，但终究有了甜味，于我们孩童
而言，能吃了，捡龙眼之乐也就开始。
穿上有口袋的衣服，早早于树下打
转。经过一夜的沉寂，龙眼落得比其
他时段要多，早起是一大优势。小伙
伴们在细踱慢行中，都火眼金睛，动作
迅速。有时龙眼落得少，大伙捡的就
不多，却从未有过爬上树偷摘的想
法。也许主人家就是念着我们这点
好，印象中，从不给龙眼树打药。

捡龙眼最爽的莫过于台风后。台
风肆虐地扯下颗颗龙眼，撒在地上，横
竖一大片。来不及等雨停，我们已换
上最多口袋的衣服，穿上凉鞋，奔跑在
雨帘里。顾不上脚边溅起的水花，一

边跑一边呼朋引伴，笑声呐喊声掩盖
雨声，把台风都吓缩了，倦在远处。一
口气把所有的口袋填满，满足地坐在
大石头上，趁势把身子一歪，躺了下
去。望着天，摸着风雨，嘴里一边含着
龙眼，一边唱着“吹大风，落大水，龙眼
跌落我只嘴”，好不畅快！

这样的快乐持续一段时间，龙眼
便要被摘来剥肉加工烘焙了。放暑假
的我们成了“剥工”的首选，我亦因此
获取了不少零花钱，是童年乐趣之
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父亲与
舅舅合伙做东那年。

成为东家的他们，每日早饭后，挑
着箩筐，拿着竹竿浩浩荡荡地出发
了。听说树大龙眼高，采摘危险，便把
我留下照看烘焙的龙眼。

龙眼焙是一个形似衣服柜般的
灶，用泥砖砌成，通过烧柴加热，热气
由底下的瓦囱烘遍全灶。里面设有几
层，下面温度越高，越往上热量越稀。
我就是围着它不断打转，添柴，翻看龙
眼粒，给基本干爽的移到上层，仍很湿
重的移到下层，烤好的倒在箩筐里，等
小朋友过来剥。别看这些活杂碎，一
不留神就会烤焦，很考功夫。

过不大会，小朋友们都来了，我又
忙于给他们称斤，记数，端肉，翻肉，移
位……那时外公外婆还健在，每天都过
来帮忙。老人家是干活能手，他们到来

后，我几乎成搭手的了。外公用干净的
篾筛，罩住已焙了一边肉的篾筛，两手
一翻，置于桌上，用篾棍用力敲打，肉便
乖乖跑到另一边去了，特滑溜。当金灿
灿的干肉出炉时，映红了外公的脸，不
知是热的还是乐的。外婆这时总会叫
我尝尝，但我知这是卖钱的，也就舍不
得。父亲记在心里，某夜，递与我一团
像小拳般大小的肉团，说是焙坏了的，
骗我吃。我吃了有生以来最多的干圆
肉，如今忆起仍甜在心间。

可惜，这样的买卖我们只做一年
就停了。过了几年，村里将对面岭的
橡胶树砍了，换种储良广眼。采摘那
天，和煦的阳光肆意地舔在还滴着露
珠的储良广眼上，泛着串串耀眼的光
芒，好不馋人。父亲挑了一串，让我与
母亲尝尝鲜。那家伙个头大，核小，肉
厚脆甜，是本地眼根本无法比拟的。
为了卖个好价钱，我们把每串龙眼的
手柄修剪到只剩一小掌长，又挑选精
果，剪掉坏的、小个的、裂口的。卖掉
精果，打包好边角料，我们便带它们回
家解馋了。卖好留差仿佛成了家里的
习惯，直至我成家后，这习惯仍未改
变。唯一不同的是，好的都给我带走，
差的留下。

又是龙眼成熟的今天，龙眼已不
是稀缺物品。许多故事已改写，但果
实里的温情仍是那样沉甸。

又是龙眼成熟时 □ 曾荣翠


